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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迎来
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考古、博物馆等
工作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拓展，对专业人才
也呈现出旺盛需求，加之考古、博物馆的
文化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年轻
一代对于原本相对冷僻的考古文博类专
业心驰神往，使得近年来报考高校相关专
业的学生人数不断攀升。

为及时呼应行业与社会需求，国内高
校也在积极蓄势储能。近日，国务院学位
办发布了新增学位授权点和授予单位的
公示，又有一批高校将增设考古学和文物
学专业，成为博士、硕士授予单位，为未来
考古文博人才的培养增力赋能。与此同
时，已开设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高校也在
积极思考如何更好地优化完善，以进一步
提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水平。针对高
校考古文博人才的培养，笔者谨此谈几点
粗浅看法，以求教诸位方家。

人才培养的目标与面向

文物事业的工作范畴很广，对象也类
型丰富，这意味着考古文博单位对于专业
人才的需求非常多样，也就要求高校培养
出的专业人才要“一专多能”，而不是只能
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

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首先是要有
“多元化面向”。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相关
专业或方向，大体可分为“考古学”“文物
与博物馆”“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等
不同类别。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这种
分类基本是合理的，可以有利于因材施
教、按需培养。但与此同时，针对基层编
制较少、专业人员要具有“多面手”的工
作能力这种实际需求，高校就要考虑如
何实现融通式全科人才培养，以使所培
养的学生能够很快适应不同工作要求，
很好地完成多种目标任务。其次，是要
完善“多层次结构”。一般来说，各高校
的专业人才培养，“博士研究生”侧重于
理论研究与科研创新，“本科生”侧重于
基础学习与应用实践，“硕士研究生”则
作为二者间的过渡与衔接，从而形成一
种较为合理的“金字塔型”结构。但是目
前来看，个别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的数量逐渐在超过本科生的数量，呈现
出“橄榄型”结构；部分跨专业考入考古
文博类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因为在本科
阶段没有经过较为系统的专业学习，基
础不太牢固与扎实，尽管这些学生也会
花费很多时间在专业基础知识的补充
上，指导教师也会给予尽可能多的关注
与指导，但毕竟学习时间有限，还是有
可能影响到最终的培养质量。针对这种
情况，可以考虑适当增加高校本科生的
招生数量，适度提高专业本科生推免读
研的比例。

在学科建设方面，则要形成“多维度
体系”。如前文所述，考古文博专业的行
业需求与就业面向非常多，不同高校就
要根据自身的学科传统、不同的生源、不
同的行业需求等，综合考虑各自的学科
发展侧重与优势特长进行规划与建设。本科培
养阶段可以更侧重于“全链条”标准化专业基础
训练，而对于研究生培养阶段，则可以结合不同
高校的办学特色与优势，各自发挥所长，形成多
维度的学科建设方向。其次，就是要进一步强调

“多学科交叉”。现在一提“多学科交叉”，大家首
先想到的就是“文理交叉”，而且往往多聚焦于
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文博领域的应用。其
实，考古文博工作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复杂多样，
就决定了“多学科交叉”不只有“文理交叉”这一
种模式，而是要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比如
说，在研究古代社会组织形态发展时，考古学就
要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交叉，以引入这
些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在研究古代社
会的宇宙观时，就要与哲学、宗教学、天文学等
进行交叉，引入这些学科的视角、思路与分析方
法；在研究古代民族交流融合时，就要与历史地
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等进行交叉。以上所述，大
多数都是考古学与传统的人文、社科领域的专
业进行的交叉。

当然，在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时，不是要把这
些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与理论方法灌输给学生，
而是要传递给学生一种“学科交叉”的思维方法
与研究思路。这样一来，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实践
中，就不只是停留在对物质层面的认知与描述，
而是“透物见人”，更多地关注与思考创造这些

“物”的“人”。
对于培养考古文博人才的高校，首先是要探

索“多主体办学”的模式。随着近年来的考古文博
热，很多高校开始设立了相关专业，但是目前还
主要是以公办高校为主。要形成“金字塔型”的人
才培养结构，就需要由不同办学主体共同承担不
同类型的人才培养任务。考古文博学科具有传统
优势的高校，更多的是要承担起培养拔尖型、示
范型、研究型引领人才，并向科研机构和其他高
校输出的任务；而一部分新设立考古文博专业的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则可以从技能型、应用型
人才培养入手，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教育
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则可以将一部分资源
向后者倾斜，以解决基层单位专业人员匮乏、人
才结构不合理和行业需求痛点等问题。其次，就
是“多模式考核”机制。因为办学主体的多元性和
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也就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不
能采用同一套评估标准考核所有开设考古文博
相关专业的高校，而是要针对不同学校的培养模
式与任务，采用不同的考核模式进行评估。具有
传统优势的高校是要发挥学科建设领军作用的，
当然要从教学、科研等不同维度进行高标准、严
要求的考核，而对于侧重于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学校，则可以侧重于人才输出的质量、基
层单位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考查，以凸显这些学
校的优势与特长。

需要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标准”与“特色”的关系
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每个高校固然

都有自身的学科特色与传统优势，但在
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本科低年级教学
阶段，则要更加强化教学内容、培养模
式、培养目标等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
按照国内高校多年探索形成的共识与
模式设计相对统一的培养方案、教学流
程，而不能迁就于某个学校已有的师资
现状“因人设课”。至于到了本科高年级
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则可以通过设置一
些特色课程，以凸显不同高校的优势方
向、学术传统与教师的个人学术兴趣。
其实这一点，在以往还是为大部分高校
所共同遵循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开设
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学校不断增加，个
别高校有可能会因为缺少师资、经验不
足等因素而出现不甚规范之处，这是值
得审慎关注的。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考古文博工作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

的专业领域，因而，在高校教学环节的设
计中，就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并
重。比如说，在考古专业本科学习阶段，办
学模式相对成熟的高校往往会安排长达
一年的田野考古实习，事实证明这样培养
出来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非常强。但是近
年来，实践教学环节在个别高校却有可能
流于形式，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高校实习
实训的基础条件不足，还有一方面原因则
在于，现在本科学生的就业、升学压力非
常大，很多学生在高年级阶段主要是为考
研做准备，因而不愿意在实习中投入过多
的时间与精力。这就需要高校和行业部门
共同思考解决方案，有几种思路：一种就
如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正在实践的“定向
培养招生”模式，使本科学生在学习阶段
没有毕业择业的后顾之忧；另一种，就是
采取“本硕贯通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在高
校招生时遴选一部分专业意愿明确的优
秀生源进入该模式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化解这一问题。

“博雅”与“专精”的关系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课程设置和培养

方案而言。如上文所述，考古文博人才的
培养需要进一步强化“多学科交叉”，所以
在本科培养方案里面就需要多列入一些
人文、社科、理工等不同学科门类的通识
性课程，以便于学生开拓视野。专业课程
则需要通过“标准化”的课程设置与培养
方案，建构起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体系。
目前看来，大部分高校在“专精”培养方面
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在“博雅”方面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
为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有限，过多的通识
课程学分要求可能会影响到专业课程的
学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校内院系间的协
同不够，无法很顺畅地共享彼此的课程资
源。关于这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解决方案：一是在学校层面鼓励多开设面
向全校的开放式通识课程；二是将这些通

识课程的学习周期减少，改成低学分的短学期课
程；三是在培养方案中列入通识课程的学分选修
要求。

“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现在偶然能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有些文博单

位会反馈说，个别毕业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不足，
不能很好地适应工作需要。关于这种情况，高校
的确需要及时汲取具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进行
人才培养环节的优化完善。不过，学生到考古文
博一线工作以后，所面对的具体工作对象往往会
与在学校学习的体系化知识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此
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高校不仅仅是传授给学
生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更为重要的是给予他们科
学思维、理论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学术训练，
以及探究式的学习方法和知识更新的学习能力。
所以，高校还是应当按照自身的学科传统与教学
规律开展人才培养，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与
理论方法的学术训练，而不必过多地迁就于应用
层面的一时之需。

“强基”与“拔尖”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本科阶段的学习对于巩固考古

文博人才的专业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项
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因为显示度不是那
么强，个别学校也担心自己花费心力培养出来的
优秀本科学生最终却“花落别家”，所以往往容易
被忽视。这也正是教育部强调“以本为本”（大学
应以本科教育为根本）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尽
管每个学校都有自身的学科特色与传统优势，但
在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本科教学阶段，还是要进
一步强化标准化建设，有针对性地设计规范化的
培养方案、培养过程与培养目标，为学生筑牢坚
实的专业基础，也就有助于未来人才发展的“拔
尖造峰”。

“共建”与“共享”的关系
考古文博相关专业是紧密依托行业发展的

学科领域。因而，在学科建设、学生培养、就业去
向等各个方面，高校与行业间都是一种“共建-
共享”的关系。一方面，高校可以采用双导师、兼
职教师等方式，通过动态柔性吸纳行业内的专家
学者作为师资，以提升自身的人才培养能力；与
此同时，高校也可以通过为行业内的专业人员提
供继续教育与深造提升的机会，促进文物事业的
发展；另一方面，行业不仅可以为高校提供实习
实训的基础，也可以为高校教师提供科研基础资
源，还可以及时反馈行业人才需求，促进高校学
科建设的良性发展。但是目前来看，因为各自的
机构属性、目标、任务不同，高校与行业之间的关
系还不是十分紧密，也没有形成非常稳固的常态
化合作机制，这是需要在未来加以重视并共同努
力提升之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2017 年 4 月 1 日，新华通
讯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
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几年来，雄安新区强力推进起
步 区 市 政 设 施 ，生 态 环 境 整
治，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项目
建设，雄安新区建设正可谓如
火如荼，日新月异。现在，容东
片区整体城市框架结构已经
初具规模，6 万多征迁群众喜
搬新居；京雄城际铁路建成并
运营，京雄高速公路河北段建
成通车。雄安新区留下的不仅
仅是城市建设者忙碌的身影，
还有考古工作者穿梭于城乡
田野踏查的脚印。正是考古工
作的提前介入，为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腾挪了空间，保障了雄
安新区建设的顺利进行，雄安
新区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先考
古、后出让”考古前置的雄安
模式。

与时间赛跑，
抢在雄安建设规划的前面

2017年4月上旬，河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编制完成《河北
雄安新区考古调查计划》《河北
容城南阳遗址 2017年度考古工
作计划》。6月，在国家文物局和
省文物局推动下，国家和省级
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组成的 9 支
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对雄安新
区 2000平方公里全境范围开展
考古调查。到 12 月底，完成容
城、雄县、安新、高阳及任丘五
个县市的33个乡镇，640个行政
村，2050 平方公里田野考古调
查工作。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遗存 263 处。以此为基础，2018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雄安新区
文物调查报告和文物保护专题
报告》，由省文物局提交给雄安
新区建设规划部门，将文物保
护纳入雄安新区建设总体规
划。考古调查期间，国家和省文
物局领导多次到雄安新区调度
指导工作。

开展遗址价值评估，
采取分类保护措施

针对雄安新区 263 处不可
移动文物遗存地下文物遗存埋藏多，地上文化

遗存分布少的实际情况，河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家借鉴三
峡、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经验，
根据不可移动文物遗存所蕴涵
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
值及其保存完整性、真实
性的原则，对雄安新区文
物遗存进行评估。将雄安
新区不可移动文物遗存
分为A、B、C、D四个等级，
建立雄安新区文化遗产分
类保护体系，按照不同等
级，采取重点保护和有效保
护措施，并以此基础，编制雄安
新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将文化
遗产保护规划与雄安新区建设规
划有效衔接，促进文化遗产在雄安
新区建设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考古前置，优化营商环境

为支持雄安新区工程建设项目简化审批
制度改革，推进起步区规划建设，在雄安新区
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2020年10月以来，河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前开展雄安启动区 200
平方公里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白龙遗址、李

茂遗址等 11处文物遗存进行文物勘探，勘探
面积 91万平方米；对午方遗址、沙窝墓群、张
六西遗址、郭村遗址等8处文物遗存开展考古
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830平方米，清理古墓葬
180余座，取得丰硕考古成果。同时，根据文物
保护需要，雄鄚路二期工程、环淀路一期工程
修改设计方案，避让文物遗存，新方案增加成
本近 1.3亿元。确保了工程建设中文物得到有
效保护。

现代科技手段应用，
提升考古科技含量

开展雄安新区环境考古工作，使用遥感影
像、RTK、激光测高仪、标准土色卡等技术手
段开展调查工作，对白洋淀区域106处各种自
然地理剖面进行了调查和记录。建立了晚更新
世晚期雄安新区地层的时空框架，复原区域河
湖演化的过程。同时，重建南阳遗址两汉时期
宜居生态环境，为雄安新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生
态城市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开展雄安新区中期发展区 200 平方公里
范围机载激光测绘工作，获取区域机载三维激
光点云数据，通过相关软件和方法进行滤波等
数据处理分析。将数字正射影像、被过滤植被
及房屋后的地面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结合历史
航空影像、历史考古资料、本年度调查结果叠

加分析显示出遗迹现象疑似点与古河道等
详细情况，为实地勘察提供佐证。

以雄安考古为契机，
推进考古勘探、发掘标准化建设

结合雄安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
作，建立起河北省考古综合业务管

理平台，通过各个考古发掘项目
时空信息采集、处理、存储管理、
分析、应用和展示等技术创新集
成，实现了考古数字化资料的安
全存储、快捷检索与分析研究规

范化管理标准。广泛推广使用无人
机航拍、航测、RTK测绘、GIS系统、
三维扫描和影像重建、高清、近景及

延时摄影测绘等技术手段，提高考古
技术工作精准和效率，极大地丰富了田
野遗迹信息提取的广度和深度。数字化

考古技术的应用、推广，极大提高了考古发
掘工地管理水平与考古发掘质量，为河北省考
古工作树立了“雄安标准”。

综上所述，雄安新区考古前置工作，促进
新区经济建设，凸显雄安新区在基本建设中坚
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文物保
护优先的决心和理念，在全省文物保护和考古
工作中发挥了引领和示范效应，为完善“土地
收储、考古前置”制度提供“雄安经验”。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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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4月至 5月，英国人米
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野蛮盗捞
瓷器，引发中国政府和文物部门
的关注，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
始孕育。这项事业可谓是临危而
建，应运而生。要建设这样一项事
业，人才基础必不可缺。注重人才
储备与培养，也成为水下考古事
业自创建以来，一以贯之的核心
要务。站在 2024年的时间节点，回
首看我国水下考古三十八年的发
展历程，人才队伍的发展可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主要采取学习外国经验、引入
外国理念的模式，建立起人才班
底，使我国水下考古人才队伍从无
到有建立起来。是水下考古人才队
伍的初创阶段，时间为 1987 年至
1998年。

在 1987 年，我国的考古事业
发展虽已经历六十余年，然而对
于如何从无到有地搭建水下考古
这样一门分支工作、培养水下考
古的专业人才，学界仍需摸索方
法。为了解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水
下考古理论，我国文物部门采取

“走出去”的模式，于 1987年 6月、
1988 年 9 月分别派遣三名青年学
者，赴荷兰、日本学习水下考古及
潜水技术，并参与当地的水下考
古工作。此三人也就是我国第一
批走出国门学习世界水下考古经
验的学者，他们带回的知识为我
国自主创立水下考古事业提供了
重要参考。

1989 年 11 月，中国历史博物
馆与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联
合组建中日合作南海沉船调查队，
对广东省台山县上下川岛海域的
宋元时期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调
查，而这三位最早学习国际水下考
古经验的青年学者都参与了这项
调查工作，亲手触摸到了这艘沉船。这艘沉船
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南海Ⅰ号”，一路见证了
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成长。

为了进一步加快水下考古事业的成长，在
派遣学者“走出去”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决心
将国外专家请进来，以便更大规模地培训我国
学者学习水下考古知识。1989年 9月，由中国
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
陶瓷研究中心、西澳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青岛开班，来

自澳大利亚的专家为我国的11名学员进行了
水下考古的系统培训。这 11位学员不仅是我
国国内自主培养的第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才，
也在此后的岁月里成为建立水下考古事业的
中流砥柱。

1991 年至 1997 年，在辽宁省绥中县三道
岗海域，以“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
的学员为中坚，完成了对沉船的调查与发掘。
这是我国第一次完全以国内专家组成队伍，完
成的水下考古发掘工作。这标志着我国的水下
考古事业已经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更具备了独
立开展调查与发掘工作的能力。

第二阶段

主要采取自主培养的模式，在第一阶段积
累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机
制，为水下考古人才队伍不断造血，进而在全
国铺开水下考古工作。时间为 1998年至 2009
年，是水下考古人才队伍的发展阶段。

1998 年 7 月，举办“第二期全国水下考
古专业人员培训班”，2004 年 4 月举办“第三
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这两期
培训班完全由我国自己的水下考古力量负
责培训，确立了水下考古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的培训模式，共培养了学员 41 人，其中很
多人至今仍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骨干、领
军人才。

水下考古人才的蓬勃发展，浇灌了水下考
古事业的茁壮成长。中国水下考古人从此扬帆
于西沙千里石塘之上，穿行于沿海万顷碧波之
中。尤以对“南海Ⅰ号”的整体打捞，轰动各界，
成为举世瞩目的盛事。

雄心勃勃的中国水下考古人，也从此开始
走向世界，由最初的去外国请专家培训，到此
时的对外国专家进行培训。2007年 6月，在广
东阳江的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举办了“第
四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培训学
员 13人，其中有两名来自非洲国家肯尼亚的
青年学者。他们回国后致力于创立本国的水下
考古事业，并为此后开展的中肯合作水下考古
项目做好了先期准备。

第三阶段

在注重基础人才培养的同时，开始采取提
升培养层级、拓展培养科目的新模式。随着水
下考古理念向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蜕变，
水下考古人才的培训也进入了空前发展、百花
齐放的新时代。时间为2009年至今，是水下考
古人才队伍的升华阶段。

首先是坚持优秀传统，继续夯实水下考古
人才基础。从2009年至今，又举办了第五期至
第九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使我国
接受过国家培训、认证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队

伍，达到了 166人。这些专业人员分散于全国
各个考古文博单位，国家则在必要时召集他
们，共赴某一地的水下考古项目，形成了水下
考古“全国一盘棋”的宏观局面。值得一提的
是，其中的“首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下考
古专业人员培训班”还培训了来自柬埔寨、泰
国、伊朗、沙特的6名外籍学员，并且为在以上
国家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锤炼专精技能，提升水下考古人才
能力。2009年至2023年间，先后举办了九期进
阶技能培训班，共培训 131人次。培训内容包
括 60米与 80米大深度下的技术潜水、沉船潜
水、洞穴潜水等各种专项技能。使得水下考古
人才队伍呈现多样化发展，更好地保障水下工
作安全、提升专项技能、拓展水下考古工作领
域和空间，以应对水下考古事业进一步做大做
强的客观需求。

第三是重视文物保护，强化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概念。2009年至2023年间，共举办了七期
出水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共培训学员 113
人。正如水下考古在考古领域是一个特殊的分
支，出水文物保护在文物保护领域同样有其特
殊性。出水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针对不同材质
的文物研究其保护修复方法，并与实践紧密结
合，在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面对“南海Ⅰ号”出
水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实习，在积累操作经验的
同时，也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纵观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我国水下考
古人才队伍建设在不同维度都体现了一定的
变化规律：在对外交流方面，从向外国学习先
进经验，到将自身的技术与心得传授给外国
学者；在队伍规模方面，从只有十几人的三道
岗沉船发掘队伍，到遍布全国、拥有百余人的
坚实力量；在核心理念方面，从水下考古技术
的不断精进，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全
面铺开。水下考古的人才队伍建设呈现出了
蒸蒸日上的加速度发展，欣欣向荣的全方位
发展。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踏进水下考
古的领域，随着水下考古这项事业的内涵不
断深化丰富，越来越多的成果不断横空出世，
吸引了广泛的关注。若论今日之成果繁盛，皆
因人才充实、文武兼备；欲问未来之事业发
展，须看大道相继、薪火相传。水下考古着眼
于培养青年人才、在校学生作为后备军，也早
有传统。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刚刚举办过“第
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时候，厦门
大学就已开设了海洋考古学课程。到了 2019
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为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专家在山东大学开
设水下考古学概论课程。可以预见，未来将会
有更多有志青年投身此道，为我国的水下考古
事业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
下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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